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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圆明园建园311周年。
自1707年康熙帝将畅春园北面的

一块地方赏给皇四子胤禛修建园林算
起， 前153年的圆明园， 历经雍正、 乾
隆、 嘉庆、 道光、 咸丰五朝清帝的苦
心经营， 辉煌耀眼。 然而 ， 1860年后
的157年间 ， 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焚
掠， 之后又不断被破坏， 沦为废墟。

这座被誉为 “万园之园” 的离宫
御苑， 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也成
为久久难解的谜———被毁之前的圆明
园究竟什么样？ 世人还能否有机会一
睹它的辉煌胜景？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和
她的团队， 历时17年， 查阅10000余件
历史档案 ， 绘制4000余幅设计图纸 ，
构建2000座数字建筑模型 ， 终于让圆
明园重新展现在世界面前。

离宫御苑：不仅是园居游憩之地

1860年以前 ， 北京的西北郊地区
是名园汇集之地 。 东起今清华大学 ，
西迄香山， 皇家与私人园林多达八九
十座， 绵延20余里， 亭台楼榭与湖光
山色交相辉映。 在这众多园林中， 尤
以 “五园三山 ”， 即圆明三园 （圆明
园、 长春园、 绮春园）、 畅春园、 清漪
园、 静明园、 静宜园、 万寿山、 玉泉
山、 香山， 规模最为宏大壮美， 代表
着中国皇家造园艺术的最高成就。

那 么 ， 圆 明 园 有 什 么 不 同 呢 ？
“圆明园是常朝理政的场所。” 郭黛姮
告诉记者，圆明园不仅是清帝的园居游
憩之地，而且是重要的听政理政之所。

“乾隆全年有168天驻跸圆明园。”
清华大学贾珺博士根据1756年（乾隆二
十一年）《穿戴档》的记录统计出的这一
结果，也是圆明园作为清代最重要离宫
御苑的明证。 “我们这时找到了圆明
园景观设置的缘由。” 郭黛姮说， 圆明
园的御苑性质决定了它的内容远比普
通的皇家园林要复杂得多，除了丰富的
景观建筑和山水花木之外，还承担着举
行仪典、视事理政和日常生活的功能。

据考证， 圆明园中有若干农事建
筑， 帝王的这种园居并不仅仅是为了
游赏 ， 而是需要时时刻刻体察农情 。
在 《御园亲耕》 中， 乾隆写道： “创
武守以文， 耕稼尤留意……谓是御园

中， 朝暮便亲视。”
圆明园还设有专为皇子读书的场

所 “洞天别处”， 告诫皇子们 “愿为君
子儒， 不作逍遥游”， 希望皇子们努力
修身进德， 有济天下的胸怀。 圆明园
设有多处书院、 书屋、 书楼， 直接称
书院的景区有汇芳书院 、 碧桐书院 、
四宜书屋， 各景区中冠以书屋、 书室
之名的多达20余处。

“人们习惯将圆明园与山水开阔、
高下相映、 中轴线一脉贯通的颐和园
相比， 认为圆明园过于紧凑， 失于凌
乱。 但当我们从二维的图纸转向三维
的实景， 并以人的视角真正行走其中，
才发现圆明园的造园艺术并不体现在
平面的秩序和逻辑， 而是更关注空间
格局的多变巧妙和庭院尺度的亲切宜
人。” 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院
长贺艳说， “圆明园是真实住的房子，
不是装修中出现的 ‘样板间’。” 也许
这就是为什么五朝皇帝一直把圆明园
当作紫禁城外的第二个 “家”， 而清漪
园 （颐和园前身） 在圆明园被毁前一
直只是偶尔游赏之处。

改建频繁：并非是一成不变之园

据了解， 圆明园的建设几乎年年
都有， 而且改建频繁。 这里曾是五代
帝王起居、 理政、 游赏之所， 更有大
量皇族亲贵等出没其间， 无论是使用
中的损耗、 天灾人祸的毁坏， 还是主
人使用需求的更改， 都会导致拆、 添、
改建工程。

对于这种变化， 《圆明园内工则
例》 虽有记载， 但仅靠文字难以了解
其真正面貌； 《圆明园四十景》 只反
映了1744年 （乾隆九年） 前后的景观，
无法反映变迁的过程； 样式房图档虽
含有较丰富的改建信息， 却有相当一
部分未标明年代和所绘景区的名称。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 “杏花春
馆”， 就经历了从一开始的田圃、 村舍
到后来添加规整殿宇庭院的变化。 据
介绍 ， 始建于康熙年间的 “杏花春
馆”， 前身为赐园时期十二景中的 “菜
圃”， 当时景区一派田野村落景象。 到
了乾隆初期， 这里兴建了土地庙、 六
方亭、 小城关， 并改称 “杏花春馆”。

更 大 的 变 化 发 生 在 乾 隆 二 十

年———改建 “矮屋 ” 为规整院落 ， 增
添春雨轩、 涧壑余清、 镜水斋等建筑。
以往的野田村舍“杏花村”成了一处疏
密有致的小园林， 更名为 “春雨轩”。

从 “杏花村” 到 “杏花春馆 ” 再
到 “春雨轩 ” 这样的例子不止一处 ，
有的景区如九洲清晏用6段历史分期中
的120组时空单元， 复原了一个四维时
空的立体圆明园。

中西合璧：西洋楼并不是灰白色

在今天的圆明园景区里， 中国传
统皇家园林中最早的大型欧式建筑
群———西洋楼景区呈现一片灰白色 。
然而西洋楼其实是五彩斑斓的。

在圆明园文物库房里的 “碎砖乱
瓦” 中， 研究人员试图将200余块琉璃
构件 “拼” 回原处， 并辨识出其中12
件属于谐奇趣。 同时， 多彩琉璃构件
在黑白老照片上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高
光， 激发出一个大胆的尝试： 给西洋
楼 “上色”。

作为3D复原团队中西洋楼课题的
主要负责人， 高明说： “一开始， 我
们主观地认为黑白老照片上深色的构
件， 应该匹配实物颜色同样较深的蓝
色 ； 反之 ， 较浅的部分则对应黄色 、
绿色的琉璃构件。” 但随着被定位的琉
璃构件越来越多， 高明发现： 与之前
的臆断相反， 所有蓝色的构件在老照
片中呈现出较浅的灰色， 而黄色、 绿
色则呈现较深的灰色。

与此同时， “以圆明园为代表的
中国造园艺术也在丝绸之路东西方商
贸交流的背景下走出国门， 在18世纪
的欧洲一度出现了中国风园林的热
潮”。 郭黛姮告诉记者， 法国大型园林
中出现了村落景观； 英国建筑师钱伯
斯在伦敦郊外设计建造的邱园塔， 塔
上塑着80条龙， 以琉璃装饰。

“没有任何国家在园林结构物的
壮丽和数量上曾经与中国相当。 圆明
园本身就是一座城市。” 在1772年出版
的 《东方造园艺术泛论》 中， 钱伯斯
写道。

郭黛姮评价说： “圆明园以它无
与伦比的辉煌成就在世界造园史与文
化史上展现出灿烂的光辉。”

摘自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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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是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星期制是个舶来品

中国过去没有星期制 （礼拜
制 ）。 平日里日出而作 ， 日落而息 。
“作与日相应 ， 息与夜相得也 。 ”
（王充 《论衡》） 就是在笔者上山下乡
的上世纪70年代 ， 早已实行了星期
制， 却还有农业社会的遗风， 不但是
种田靠天， 休息也是。 那时的农场，
下雨天可以不出工 ， 在家休息 。 于
是， 大家就把这日历上没有的休息日
叫做 “外国礼拜天”。

星期制是个舶来品。 在公元1世
纪的古罗马， 就有 “七日一周” 的
历法。 到了公元321年3月7日， 君士
坦丁大帝正式宣布7天为一个星期。

据说， 它起源于公元前约2000年
的古代两河流域。 巴比伦人认为日、
月、火、水、木、金、土这七个星神是轮
流值日， 各管一天。 “星期” 即为星
的日期的意思 。 另一传说则与 《圣
经》 有关。 说连续工作六天创造世界
的上帝， 在第七天 “歇了他的工， 安
息了 ”。 于是 ， 这天就成了星期天 。
称作 “礼拜”， 这天与基督徒的 “礼
拜日 ” 同日 。 这里我们不妨开个玩
笑： 如果当时上帝早就吃力了， 或是
提前完成创造万物 ， 恐怕就做五休
二， 那一周双休就始于那时了。

在中国， 也有如同星期制的作息
制度。 在西汉， “吏五日得一休沐”；
但这个休息日不固定不统一， 轮到哪
就休到哪。 而且只对公务员， 不对社
会全体成员。 到了唐朝， 官员的休息
间隔被拉长成 “旬假”（一说是与 “休
沐”并存），也就是十天一休。 至明清，
“旬假” 就没了。 而对平民百姓来说，
共同的休息日则是在节庆里， 主要有
春节、 冬至以及皇帝的生日。

星期制的好处是明摆着的，
上海人得出的结论也是鲜明的

开埠后， 上海人看到了身边外国
人享受星期制的快乐和惬意。

在1872年 （清同治十一年） 5月8
日出版的 《申报》 上， 有 《论西国七
日各人休息事 》 一文 。 其中写道 ：
“每届七日， 则礼拜休息之期， 一月
则四行之。 是日也， 工停艺事， 商不
贸易， 或携眷属以出游， 或聚亲朋以
寻乐， 或驾轻车以冲突， 或策骏马以
驱驰， 或集球场以博输赢， 或赴戏馆
以广闻见 ， 或长田猎以逐取鸟兽为
能， 或设酒筵以聚会宾客为事。 ”

摘自 《解放日报》

我们今天的休息是依照 “星期
制” 而行的。 在明朝末年， 随着基
督教的传入， 国人知道了星期制 。
但这一西方作息制度真正影响中国
人的生活， 则与开埠后的上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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